
“女性文学在学界有三种意义的使用：一指所

有女性作者的创作，二指男女作者运用女性题材，

表现女性的文学作品，三指女性表达主体意识、性

别意识的创作。上述关于“女性文学”的第三种定

义则可用“女性写作”或“女性书写”来指称，“女性

写作”不同于“女性文学”，后者通常意味着所有女

性作者的创作及其作品；而前者具有特定的内涵，

指具有女性意识，表达女性独特的体验并以此颠覆

男权机制的文学作品。”[1]女性写作发展到今天已经

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写作

方式,而且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含某些传统男性写

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所以相较之下本文以女性写

作命名。

其实彝族女性文学古而有之，只是以往的彝学

研究者过于注重彝族女性在政治上的成就和影响，

而往往忽视了她们在文学领域所造就的成果。回

顾历史，彝族女性文学可以追溯及早期的魏晋南北

朝时期，因为在当时就出现了著名的女诗人、诗歌

理论家阿麦妮，为彝族诗歌的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此后至明代，出现了用汉文写作的彝族女政治

家、诗人奢香；此后更是出现不少著名诗人作家，如

安履贞等。由此可知，彝族女性文学从萌芽出生到

今时今日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只是在发展的过程

中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背景等诸多原因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其蓬勃发展的可能性。至上世纪

1949年前后，彝族女性文学才再次掀开了阻挡的云

雾，走向了日渐蓬勃的成长之路，其中首当其冲的

便是云南彝族女作家李纳，毫无疑问，她可称之为

当代彝族文学第一位女作家。

1920年5月22日，李纳出生在云南，原名李淑

原。 1948年在《东北日报》做副刊编辑时，李纳就开

始了小说写作之路。李纳自开始创作后，先后发表

了短篇小说集《煤》《明净的水》，中短篇小说集《李

纳小说选》，散文集《弱光下的留影》，长篇小说《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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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者的花》等。虽然李纳是一位不多产的作家，但

其作品多为反映广大人民的生活现状及社会背景

之作，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这些作品中，李纳

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说：“尤其是中

国女性，在旧社会，她们受着比男人更沉重的压迫，

一旦觉醒，对旧生活的抛弃，义无反顾；对新生活的

执着，舍死忘生。她们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人民

的利益......因此，在我的笔下，我反复地讴歌了她

们。”[2]正是出自这样的认识，在她后期的作品里，女

性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但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是这

样一种鲜明的女性意识不是一开始就突出体现在

作品中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改革历程以

及李纳本人经历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浅至深的渐

变发展历程。

一、初期：以男性为主体 鲜有女性意识

1948年，李纳随一个干部大队从延安到了东

北，在此期间她深入当地的矿山，发表了第一篇小

说《煤》，可以说是她的成名作，也是其小说中的代

表作。作品主要讲述的是哈尔滨一个有名的小偷

在工会主席和工友们的帮助下获得新生的故事，作

品以男性工人为主人公，在于描写社会底层工人的

生活现状，其意义在于揭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

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深刻的主题。虽然作品

中也提及了主人公“无人管”的妻子这一形象，却未

有涉及女性意识方面的描写。这个时期发表的作

品分别有《煤》《父亲》《不愿做奴隶的人》《出路》《姜

师傅》，都被列入“收获文艺”丛书。这五篇小说都

是以男性为主人公，重在描写和反映社会底层工人

及群众的现实生活，鲜有提及女性及女性意识。

由此可见，在李纳创作道路的初期，其作品中

对女性意识方面鲜有提及，这与李纳个人的特殊生

活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30年代的

中国社会政治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革命

文学成为主流，就如谢冰莹所述：“在这个伟大时

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情，我

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再不愿为着自身的

什么婚宴而流泪叹息了”[3]，这句话反映出了30年代

的女作家对国家、民族的关注超过了对自我的关

注。这是中国人民经历了顽强的斗争与革命的时

期，社会的关注重心都在革命这一焦点，爱国主义

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李纳目睹并参与了这些革命

战争的洗礼，也见证并看到了新时代的美好与希

望，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造就了李纳关注当时的社

会生活现实这一特定的写作视角。在这一时期的

这些作品中，作者利用小的人物道出了大的主题，

以敏锐的眼光透视变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以真诚来

感应由社会的巨大变革所带来的人的精神面貌的

深刻变化。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李纳的写作偏向于

关照现实，这一特点与20世纪初新青年所主张的写

实主义文学有所吻合，而对于女性写作还未企及。

二、初醒：女性意识的突围 革命年代与男权
时代束缚下的女性意识

李纳是一位不多产的作家，但她于不同时代创

作的作品都有鲜明的写作倾向和主题。1956年的

《姑母》讲述了一个很早便失去丈夫的饱经风霜的

姑母，她是一个善良而风趣的劳动妇女，开朗达观，

乐善好施，宁肯把辛酸咽到肚子里，也不向别人诉

说。她热爱生活，崇尚自然，说得出所有鸟雀的名

字，并懂得它们的“语言”。而对于戕害美好事物的

邪恶势力，她又深恶痛绝，敢于迎着刀刃抗争，反映

了农村妇女对恶霸地主的反抗精神，姑母这个形

象，熔铸着我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是一位有着

一定思想深度的典型人物。但如果细心研究可以

发现，姑母虽然是一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劳动妇

女，敢于面对和承担苦难生活的重担，但她从始至

终都在默默地顺从着时代和社会所圈定的妇女的

角色，没有完全做出反抗的斗争。她的丈夫因为得

罪了家乡的恶霸杨明道，被他赶到外乡，死于外乡，

而作为妻子的她却没有替夫追寻公道的意识，只能

逆来顺受；她儿媳的娘家有田有地有铺子，姑母总

认为儿媳嫁到自己家受了委屈，所以对儿子的淘气

与儿媳的刁难总是百般担待与忍让，苦尽是自己

吃，福尽是儿子和儿媳妇享，每次受气也只是默默

倾诉一番，用围裙揩干眼泪，然后又继续推磨，这也

是姑母深受旧社会牵制，意识深处还残留着许多旧

社会传统印迹的有力证据。

发表于1957 年的《女婿》, 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

的具有浓郁女性意识的作品。作品简明流畅，通过

讲述了纪大娘家里发生的一个生活片段，直指妇女

解放的主题。小说中的女人公秀姐被男人抛弃后，

既没有表现出沉沦，也没有表现出对男人的绝对依

附，反之越发自信与乐观，体现了新时代女性独立

自信的人格与精神。而秀姐的这种独立人格是作

者寄托于妇女身上的女性意识，她通过塑造一个在

上世纪50年代标新立异的人物形象，大胆的宣扬了

自己的思想，这在上世纪50年代是有着很强的现实

意义的。

《婚礼》讲述了一对具有相同命运的母女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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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女儿的父亲在兵工厂当工人，后来加入了共产

党，从此母女二人便没有安心的好日子，成天提心

吊胆，最后父亲终于死在了反动派的手中。女儿和

同为共产党员的未婚夫举行婚礼，但婚礼还未完

成，何然就被一群团兵永远地带走了，经过母亲的

同意，女儿最后也加入了革命的队伍，积极投身革

命事业。显然，两位女主人公都是具有顽强生命力

的，不惧怕反对派势力，坚定自己的道路。母女二

人的女性形象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女儿最初生活的重心在于其未婚夫何然的身上，随

着何然的离去，她也意识到了自己虽然是一个女性

但也有参加革命斗争的权利与义务，打破了旧社会

的“女人所代表的是家庭的利益和性生活”的束缚，

毅然决然的投身于革命事业当中去了。母亲作为

一个传统的劳动妇女，本身的知识能力有限，但在

其女婿以及女儿的影响下，打破了传统的妇女观，

同意女儿参加革命。李纳善于以特定的社会历史

文化为背景来书写，通过普通的题材和人物，透射

出特定社会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重大社

会主题，她的作品往往能深刻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

现状。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品中的母女二人都抗拒

不了革命年代社会所强加于她们的命运，注定要成

为革命军人的寡妇，孤独的经受革命年代生活的洗

礼。这与作者本人的所经所历不无关系，李纳出生

和成长于革命年代，亲身目睹了革命年代中社会动

荡的现实，体验了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境遇，也很

清晰地看到了革命年代人们所受到的生理和心理

上的创伤，所以她才能够如此深刻地创作出这些反

映现实社会状况的、具有写实性的作品，所以其塑

造的人物往往也是深受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所束

缚的。

同时期的《没有见过面的姑母》以第一人称的

口吻讲述了“我”的没有见过面的姑母的生平故事，

由于姑母自幼就被订了“娃娃亲”，长大后不得不嫁

给了那位长得奇丑、抽大烟、脾气坏的未婚夫，回到

娘家也从来不说她到底受了什么苦，一天夜里，终

于吞下了大量的鸦片自尽了。姑母是一个敢于反

抗生活、不屈服于命运的顽强女性，她的死深刻表

现了其不甘折服于命运所带给她的痛苦，而用死这

一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反抗的深刻案例。但究其原

因，她的死只能归结于封建社会包办婚姻这一旧社

会所特有的落后习俗或制度，虽然主人公极力反

抗，却最终还是臣服于命运的归宿，这是时代所给

予的，不仅仅是姑母，还有千千万万个姑母同样承

受着此类痛苦，并默默地忍受着。

女性在历史中“沉默”了几千年，20世纪初，伴

随着“人”的解放，妇女解放运动在我国蓬勃开展。

“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

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

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4]之后“女

性”的发现相继出现，中国的女性写作由此浮出地

表并崛起于文坛，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女性创

作的高潮。30年代到40年代，在大众文学、革命文

学的夹缝中，中国的女性声音在固执地讲述着女性

生命经验，但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学传统

的大背景决定了中国初醒的女性写作潮流依然带

有很多局限性，理论体系建构的缺乏、具体的创作

实践以及批评话语的失衡等等，都决定了这一次女

性写作的有失完整。这些写作特点及倾向同样出

现在李纳的作品当中。总的来说，在李纳创作历程

的这一阶段，李纳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女性身上，开

始对女性独特的生活及心理经验的描写，作品大多

以女性为主人公，且着重描写她们的生活经历以及

她们纤细、敏感的情感活动，在这里女性独特的生

命意识和心理、生理体验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作品

着重描述了女主人公姑母、秀姐以及母女二位等人

的生活现状，细致地描绘了她们的情感及心理变化

的过程等，对女性特有的生命经验及心理活动进行

了深入的描绘和探究，使这些人物活灵活现，富有

生命力。这时期李纳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大都拥有

着勇敢、坚强、敢于反抗、不畏牺牲的精神，但由于

她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的牵制和影响，这些人

物往往都不同程度地经受着束缚，甚至她们的命运

都直接被这种社会和时代所决定。且她们往往被

局限于日常生活领域中，生活的重心只能是闲杂繁

琐的小事，眼界也被局限在家庭之中，这也是旧时

代社会赋予女人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女性主义研

究者常常提到的“社会性的母职”，一方面可能制约

女性自身的发展，使女性与男性发展出不同的性别

人格、心理模式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实现社

会安排的角色的过程中，女性用自我牺牲换取的家

庭地位也未必能实现，并不一定能将家庭构建成为

自己的主宰地。女性以为自我牺牲会给家庭中其

他成员带去福祉也许只是个良好的愿望，从这种愿

望出发，到达的也有可能只是彼此伤害、怨恨的彼

岸。《姑母》中姑母就是个典型的案例，为了和谐的

家庭她牺牲自我，甘愿承受儿子和儿媳妇的冷落和

漠视，但她的付出却没有换来家人的平等对待，或

许这也是一个旧时代的妇女所必须承受的。李纳

笔下的女性一反传统社会所给予女性的胆小、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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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依赖男性的形象，塑造了胆智兼具的新型女性

形象，但在人物的命运方面，却很难走出时代所限

定的框架，在为女性鸣不平的同时，摆脱不了时代

背景的束缚。

三、后期：女性意识冲破男权时代与革命时代
的压抑初露锋芒

由于同为女性，对同性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和

深厚的感情，李纳在新时期创作了她的第一部长篇

小说《刺绣者的花》，是李纳新时期创作的一大丰

收。作品以北伐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时代背景，描写

了一位普通刺绣工经过一系列生活变革最后成长

为坚强的革命者的故事。叶五巧从小就是一位聪

明伶俐又可爱的女孩，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被当地

的富人杜天鸿看中，五巧不得已嫁与他。当大革命

风暴席卷全国的时期，杜天鸿便和五巧的表弟陈永

直奔向昆明投身革命，但不久，两人分道扬镳。杜

成为国民党的反动军官，遗弃了五巧，而陈则成了

共产党员。五巧在杜家受尽歧视凌辱，最后只得将

全部的爱寄托在了自己的女儿身上，发誓要让女儿

接受教育，培养成一个新时代的自主女性，抗战爆

发后，女儿成了革命者，她也跟随女儿走进了革命

的世界。

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说带有作者自己生活经历

的影子，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显得

如此自然。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有进步倾向的

女青年和她的母亲，一个默默地承受着人生的重

担、平凡而又高贵的中国母亲的灵魂，但特殊的生

活经历和特定的文化背景又使她不同于普通的劳

动妇女，而远比她们复杂得多，最终铸就了其反抗

的性格，成为一位坚强的革命母亲。在经历了丈夫

的无情背叛与舍弃之后，她没有走上旧式妇女一哭

二闹三上吊等俗套的道路，而是选择无视，忍受大

众对其无理可笑的种种猜测，自顾自立的抚养未长

成的独女，这是一个拥有着独立、自主意识的可敬女

性，而男性在此便失去了其固有的霸主地位，可有可

无。故事的末端，五巧被囚禁在牢笼里等待着反对

派的死亡决判，她明知道自己将要死去，心里惦记着

的却还是自己未完成的革命任务，而且千方百计将

任务传达给了磨面大嫂。五巧从一个毫无知识背景

的传统女性最后成长为如此理性的革命者，其转变

经历了诸多磨炼和考验，不仅是受当时特定的社会

文化背景所影响，而且还受人物本身特有的某种坚

定的意识所决定，具有深刻的意义。五巧周围的一

些人，写得也是比较有个性的。比如磨面大嫂的善

良、正义把五巧的性格烘托得更为鲜明，最后五巧

牺牲了，磨面大嫂又接过她的革命工作勇敢前进。

这个人物虽着墨不多，却很有立体感。

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时期李纳笔下的女性

形象已经趋近于成熟，有力的冲破了革命时代与男

权时代的压抑和束缚，造就了人物勇敢、独立、担当

的高贵品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的

意识重新觉醒，和五四时期一样，女性自我意识随

着“人”的意识的觉醒再次浮现。不同的是女性写

作在这一次走得更远，无论是女作家的数量、创作

质量、它对男权中心文化的叛逆等方面所取得的成

绩都是前所未有的。李纳说：“我有幸接触许多平

凡岗位上的人，在众多人物中，除少数外，都各自带

着优美的素质走进我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女性，

在旧社会，她们受着比男人更沉重的压迫，一旦觉

醒，对于旧生活的抛弃，义无反顾；对新生活的执

着，舍死忘生。他们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人民的

利益。有时，他们表现得比男人更勇敢，思想比男

人单纯，我爱这些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纳

也以自己特有的写作方式表达着女性经验。传统

社会特别是在深受男尊女卑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

对于女性生活范围的界定往往都是局限于家庭这

个狭小空间里，且对女性的评价与男性形成鲜明的

对比，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外表柔弱，内心胆

小，勇敢、坚强、智谋等褒义词往往与妇女无缘。但

李纳所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却恰恰相反，在她的笔

下女性有着惊人的毅力与胆识。五巧是一位家庭

主妇，而这个家庭主妇的角色往往限制了女性自由

与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女性成为缺

乏主体意识的人。而我们知道，人之为人，乃在于人

的主体性，而唯独精神才赋予人以主体性，五巧原本

生活在平凡而又琐碎的家庭生活中，后来经表弟陈

永直以及其他革命者的影响，渐渐的体内某种意识

觉醒了，最初还犹豫不决，经过一系列事件的促使与

激化，最终毅然决然地加入革命的队伍，抛弃妇女生

来只与家庭有关的传统观念。李纳笔下的女性不仅

能与男性相抗衡，而且还有比男人还“男人”的意味，

可以说是超越了性别的女性，一反传统的妇女观，这

些都归因于李纳真正觉醒的女性意识。

四、结语

李纳作为彝族当代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在彝

族女性文学接近空白之时，担起开创先河的重要使

命，为彝族女性文学奠基了坚实的基础。在其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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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辅导员、学工系统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单

列、标准单设，并对专职思政工作队伍设立专项工

作经费，适时提高经济待遇，提升思政工作队伍的

成就感、幸福感、获得感，着力营造人人乐于从事思

想政治工作的浓厚氛围。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课题调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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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了很多鲜活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人

物的性格特点与形象刻画、心灵与情感都不尽相

同，甚至随着时代的变化渐趋成熟与完美，表现出

从浅到深的发展历程。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纳笔

下的女性大都是超越性别的女性，她们吃得苦，受

得累，饱经风霜，意气风发，可以说是比男人还“男

人”的女人。这与李纳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无关

系，时代造就人物，人物又影响时代的进程，二者相

辅相成。同时李纳所塑造的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

的带有少数民族的独特性格和文化特征，由于她本

身是一位彝族女性这个不争的事实，民族传统文化

对她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影响进而渗透于其

作品中，使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少数民族特有的民

族性格与文化传统，生动而又形象，这些都是可以

继续讨论的话题。继李纳之后，陆续出现了很多优

秀的彝族女性作家，她们以自身独特的视角与审美

体验为彝族女性文学增添了耀眼的色彩，从而以参

与者的姿态屹立于中国女性文学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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